跨越时空与中西文化的心灵交响——评郑冰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 by 黄飞
2017·2PEOPLE'S MUSIC
乐海撷英 Profile of Musicians
16年8 月 12日，在重庆市歌剧院音乐厅，重庆交响乐
团在青年指挥家周楫的指挥下演出了由作曲家郑冰创
作的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这是一部获得了国家文化部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发展计划及中华民族音乐舞蹈扶持发展
项目资助的交响篇章。这部充满新意、充满灵性的音乐篇章，
以二胡为主奏乐器，分别在第一、第二、第三乐章与大提琴、
中提琴、小提琴形成双重协奏曲。演出中担任二胡主奏的是
重庆市歌舞剧院院长、二胡演奏家刘光宇，担任大提琴、中提
琴、小提琴演奏的分别是重庆交响乐团的青年演奏家黄婷、
任韦璇、喻振华。
郑冰在创作这部作品以前，已创作了五部二胡协奏曲。
作曲家在创作札记中写到：“以前用不同的技法创作了五部
二胡协奏曲，虽然都取得了成功，但是这次一定要另辟蹊径，
否则写得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创作之前我就确定了这部作
品不拘泥一种风格和技法，不拘泥某种结构和曲式，它一定
是杂交、跨界、充满新颖音响（乐境）的作品，倘若不能突破以
往的写作方式，写作数量再多也无意义。”作曲家力求寻找一
种新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既不同于传统二胡曲的长旋
律线条加悲情的固有特征，也不同于作曲家以往其他五部二
胡协奏曲的表达方式，这也就增加了创作中的自我跨越、自
我突破的难度。音乐会结束后，我们欣喜地感受到作曲家从
音乐形式到音乐风格的煞费苦心；我们欣喜地感受到这部交
响作品融合中西文化于一体、古今风格于一身，是一部接“地
气”的，可听性很强的交响乐篇章。本文拟就该作品整体构
思、音乐风格、主题设计、写作技巧等四个方面研究这部创意
独特的交响作品。
一、奇思妙想的整体构思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部中西弦乐器的双重协奏曲。多重协
奏曲在西方作品中古已有之，在巴洛克时期达到了鼎盛。巴
赫及亨德尔曾创作出大量的多重协奏曲，其巅峰代表就是巴
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其后，随着各独奏乐器演奏技术的
成熟，随着乐器制造的高度发展逐渐被独奏协奏曲所替代。
作曲家郑冰采取双重协奏曲的形式并以二胡为坐标与西方
弦乐器的分别对话，是对两种音乐文化对话的精巧构思。其
灵感受汉字“王”字的启发，三横分别代表着三件西方乐器，
中间的一竖贯穿整个汉字以二胡来代表。作曲家将诞生于完
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弦乐器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如同对话
般地交织在一起。它们在音乐中，有时如漆似胶，有时貌合心
离，有时各显其能，有时争抢风头，形成一种完全的、独特的、
新颖的音乐风格。
在音乐内容方面，三个乐章分别为《与昨天》《与今天》《与
明天》，二胡以固定乐思贯穿，犹如《图画展览会》中的“漫步
主题”及肖斯塔科维奇作品常见的“姓名标签”。固定乐思具
有作曲家第一人称的特定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
是作曲家以自己的视角思考历史、审视现状与畅想未来的一
部独特的交响乐作品。也是作曲家内心深处跨越时空的告
白。三个乐章各有自己独特乐境。第一乐章，悠扬深远的旋
律，展现出古丝绸之路的场景，展现出一幅大漠风尘的画面，
既有黄沙扑面的灾难性描绘也有盛世中华的辉煌场景，音乐
充满戏剧性张力。第二乐章，以多变的节奏把人们带进一个
温馨如家和激情四射的生动场景。第三乐章，开始部分充满
爆发力的节奏，排山倒海般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这段音乐
以先锋派技法的数理序列结构而完成，其后具有爵士音乐风
格、摇滚音乐风格变奏着歌唱人类大爱、象征人类大同的《欢
乐颂》主题，音乐色彩缤纷，完全忘记是一件民族弦乐器与小
提琴的双重协奏。可见二胡与小提琴的写法已经达到了水乳
交融的境界。最后在闻名天下的重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及贝多芬《欢乐颂》主题中达到了乐章也是全曲的最高潮。作
曲家关于这一段音乐在创作札记中写到：“怎样使这两首毫
不相干的、反差巨大的主题融会贯通呢？这既有难度又很有
挑战性。我有意把它们都变成一粒音乐的种子，让它们在音
乐的展开中慢慢地长大，当它们长成大树时，音乐进入了最
高潮，这时两个主题才完整地呈现，好像谜底才揭开，人们才
恍然大悟。也恰好像是两条从山上流淌下来的小溪，经过千
辗百转它们终于汇入江河。两个主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跨越时空与中西文化的
心灵交响
——评郑冰二胡与弦乐协奏曲《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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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构思，将观众带入一个犹如万花筒般的奇
幻音乐世界。
乐曲结束前，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音乐厅全部灯光
在温暖的音乐声中缓缓地熄灭了，无数的节拍器滴答滴答的
声音象征着永不停歇的时间，给人以思索与回味。这种类似
于“行为艺术”的做法并没有给人以离经叛道的怪异，却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大家对这种做
法给予高度的肯定，并对于演出方面的具体做法分别提出了
自己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多样化的音乐风格
法国作曲家比才有句名言：“风格就是人的自身。”可见
音乐风格是作曲家创作观念、美学取向甚至个人气质的综合
体现。
作为中西乐器的对话，这部作品最大的亮点在于音乐风
格的多样化，音乐写作技巧的多样性。作曲家不拘泥于某一
种写作技巧，在多样的音乐风格表达中寻求自我突破。
作曲家在创作札记中提到三个乐章共有三个乐境：第一
乐章与昨天（历史）对话，想象中的对象仿佛是玄奘和马可·
波罗，因此两个音乐主题，一个是汲取自中国古曲《春江花月
夜》，一个是有着浓厚西方音乐语言。第二乐章与今天（现代）
对话的主题，选取于目前比较流行的歌曲《小苹果》，它也许
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音乐风尚。第三乐章与明天（未来）对
话，则选取数列结构、爵士乐、摇滚乐作为第三乐章的乐境，
展现出多元音乐文化的并存将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复
风格写法。作曲家巧妙地将不同的音乐风格存在于万花筒般
的第三乐章。三个乐章的具体方式表现为：
首先，音乐整体风格建立在以民族调式基础之上的泛调
性陈述，这种独特风格在保持民族音乐气质的同时突破了由
单一调性而形成的音乐的张力、戏剧性不足的缺陷。这种创
作方式最早出现在新民族乐派的代表作曲家巴托克的大量
创作实践中。
其次，作曲家以民间吹打乐的音乐风格再现了昔日大唐
盛世中华的辉煌场景。
第三乐章在音乐风格方面如同一个万花筒，首先以现代
作曲技法高度逻辑化的数列结构排列出的音高组织和节奏，
是典型的纯现代派的音乐风格。其后以巴赫式无伴奏小提琴
的写法对《欢乐颂》主题进行变奏。写法本身就是传统与现代
的对话。再后，架子鼓的进入及具有爵士与摇滚风格的节奏
律动给人以五光十色的色彩感和舞动感，同时也体现出古典
与流行的跨界对话。在音乐的最高潮通过“音墙”般配器同时
呈现《太阳出来喜洋洋》与《欢乐颂》，体现出人类大同、天人
合一的整体构思。
在如此繁杂的音乐风格中，并未使我们产生怪异，或不
协调之感，相反带给我们是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和繁花似
锦的听觉盛宴，使我们不得不赞叹作曲家处理素材的能力与
扎实的写作功底。
三、新颖别致的音乐创作技法
（一）戏剧性、交响性的表达方式
以二胡与西方弦乐器的对话来展现重大的社会题材，这
延续了西方自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肖斯塔科维奇等西方
作曲家所建立的交响音乐传统。而协奏曲《对话》中体现出的
细腻的戏剧性与宏大的交响性，在协奏曲领域中是难能可贵
的。这种戏剧性和交响性的表达方式不单表现出气势磅礴的
宏大音响，最重要是音乐中所蕴含的戏剧性张力，它集中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调性的张力。作曲家在保持民族风格的
同时以不同的调域呈现主题，克服了传统音乐中五声性调式
所带来的音乐动力的匮乏。2.动力化的展开方式，中国传统音
乐主要以衍展式发展主题，这部作品能感受到作曲家有意识
地跳出衍展式的主题展开技巧而借鉴了西方动机式的主题
展开。3.复调化主题陈述方式，复调技巧往往是一部作品深刻
与否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复调化也是考验作品是否具备交
响化的重要方面。
（二）精巧的主题构思
《对话》音乐主题的构思及处理方式是整部作品中最富
有个性的重要特征。整部协奏曲贯穿两个主题：一个以钢琴
音色奏出贯穿三个乐章。见谱例：
这个主题按照十二音序列的结构原则组成。作曲家并未
将其按照序列音乐逆行、倒影等方式处理，而是固定不变地
出现在各个乐章的开始或结尾，象征与过去、现在及未来相
对接的时空密码。十二音主题音列为：
另一个以主奏乐器二胡贯穿的固定乐思，这个固定乐思
在不同乐章出现在不同的调域。其主题出现为：
这个建立在民族调式基础之上不断游移调性的主题，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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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引领着我们穿越时空走进盛世繁华的大唐，引领我们重走
千年之前的丝绸之路。
协奏曲第一乐章以古曲《春江花月夜》为主题，作曲家并
未直接引用完整的《春江花月夜》，而是刻意在保持古曲中的
音高核心及音高进行方向，进行加工提炼，完成主题的呈现，
使音乐既有原古曲的风貌又增加了新鲜感。谱例如下：
协奏曲第二乐章，以当前广为流行的歌曲《小苹果》为基
调，并以前四音略加改变（将3—4 音的纯四度扩大为增四
度）提炼出固定动机，贯穿于整个乐章，在具有现代生活气息
的同时，闪耀出灵性的光芒。该主题时而出现在独奏的中提
琴声部，时而出现在独奏的二胡声部，时而作为对位活跃在
管弦乐队织体中。三全音在其中被变形、拉长、变奏，从而产
生了晶莹剔透的灵光，引领人们步入一个奇妙无穷的音响世
界。
协奏曲第三乐章，以贝多芬《欢乐颂》主题为独奏小提琴
主题与二胡演奏的重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展开对话。两
个乐器一土一洋，两个主题一东一西，在一个类似混凝土搅
拌机似的管弦乐队的搅伴下，发出巨大的表现力，两个毫不
相干的主题被切割、焊接、分离、组构，鬼斧神工般地发生了
奇异、奇妙、奇特的变化。铜管组以对比复调的形式同时呈现
这两个主题而将音乐推向高潮，展现出作曲家寄希望与未来
“人类大同”的理想境界。
（三）固定动机的贯穿
整个第二乐章就是一部固定音型的变奏曲。以固定基础
形成的变奏曲是一种古老的变奏手段，最早为帕萨卡里亚、
恰空等三拍子的舞曲。作曲家创造性地将流行歌曲《小苹果》
提炼成以下固定动机。
以上主题包含两个核心音程1.大三度，2.增四度，这两个
音程成为整个第二乐章的基础。增四度在第二乐章显示出来
的不是紧张与不安，而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精灵般的生动音
响。这个动机经过扩大、变形、分裂等贯穿第二乐章。
（四）复杂多变的节奏、节拍技巧
与西方古典协奏曲相比较而言，协奏曲《对话》乐章之间
缺乏明确速度对比。客观地说缺一个真正意义的慢板乐章。
给我们的感受是作曲家并未强调乐章与乐章之间的对比，强
调的是乐章内部的对比。乐章内部的对比首先体现在速度、
节拍及节奏的多变性。整部作品不规则及复杂多变节奏技巧
并结合速度的改变，打破了听众的心理平衡，具有强大的冲
击力。
（五）缜密的配器手段与音响布局
协奏曲《对话》在管弦乐法上体现出精巧的构思。主要体
现以下两个方面。
1.音色的选择上，既保持西方的典型协奏曲架构的基础
又具有新意：第一、二、三乐章二胡分别于大提琴、中提琴、小
提琴展开对话，在乐曲的尾声中四件乐器以重奏的形式奏出
了类似于“天籁之音”的片段，体现出作曲家“殊途同归”的创
作思路。此外，钢琴音色，除承担“时空密码”的陈述外，以各
种不同的形式贯穿全曲。这种写法既不同于以钢琴为主体的
钢琴协奏曲写法，也不同于单纯将钢琴作为打击乐及色彩性
乐器，它与乐团的其它乐器平等、一致，成为乐团中一种不可
或缺的音色方式。再次，第三乐章架子鼓的加入，赋予乐团以
新的色彩并具有风格的象征意义。作曲家在谈到这的时候表
示：“我仔细地写下架子鼓的每一个音，每一种打法，因为稍
微控制不好就会影响到乐曲的整体构思。不允许架子鼓的随
意性与即兴性的发挥。”
2.整体音色布局错落有致，张弛得当。在突出独奏乐器的
时候作曲家惜墨如金，更多地以纯粹的弦乐队形式伴奏。而
当乐队陈述的时候作曲家又洋洋洒洒，浓墨重彩。乐曲既具
备室内乐形式的细腻，又具备交响音乐的戏剧化与交响化。
二胡与独奏乐器在其中时而引领乐队时而穿梭于乐队其中。
结 语
当然，作品中也有一些小遗憾，如第一乐章中部高潮的
调性与结尾高潮的调性相同（为了使二胡在最有效的音区演
奏，而顾此失彼），这可能对听众造成听觉上的误判。第三乐
章的高潮出现得较为突然，缺少类似华彩乐段这样一个充分
的准备。最后的节拍器的出现，还要有更合理有效的处理，真
正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交响作品，作曲家
郑冰在音乐创作方面既不局限于学院派的“象牙塔”，也并不
降低美学趣味而一昧地迎合大众快餐文化。既不局限于二胡
本身所具有的悲情表达及民族特色，也不单纯照搬西方古典
协奏曲形式。在打破了古典与流行的壁垒的同时创造性地形
成一种新的独特的音乐风格。这也许就是作为作曲家郑冰的
独特个人风格吧。
我们需要这样的音乐作品！
黄飞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特约编辑 于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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